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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谒过几处古城遗址。
诸如湮没在河西走廊大漠深处的

西夏黑水城、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北魏
沃野镇古城……不过，当我的双脚踏
上了陕西神木高家堡镇石峁村的秃尾
河北侧山峁，看到了这处更加宏大的
石砌城址时，带给我的震撼超越以往。

秋天的黄土高原叶落草枯，山野斑
驳，山沟沟里一群群散落的羊，像无形的
大手，勾勒出一幅巨大的水墨丹青，让人
怦然心动。

应友人盛意，我辗转从东北而来的
双脚，裹挟着一路风尘，踏在了石峁古城
荒凉而原始的山峁上。

千回百转，这就是我梦中的古城！
它就静静地横卧在山峁上，散落的

城址像一张跨越时空的网，似乎在兜裹
着历史的音符，而此时，时间是静止的。

而当我将一块被数千年的风雨剥
蚀的城石拿在手里时，那润泽的城石在
太阳炙烤下散发出热量，像巨大的磁
场，将我深深地吸进了史前深处，踏上
了时间的穿越之旅。拂过脸颊的微
风，像古人温热的大手，远处的云影天
光，像古人亲切的双眸，在几千年后和
我相遇。

我在古城遗址流连，生怕错过它的
每一寸肌理。我抚摸着它的城石，察看
着缝隙里钻出来的小草，聆听着来自历
史深处那沉重的呼吸。

几百万平方米的城区，内城、外城、
瓮城、皇城自成一体；马面、角台，这些近
乎完美的城市军事建筑防卫设施体系，
无不彰显着古人的智慧。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石墙内竟然隐
藏着大量精美的玉器，友人告诉我，这一
现象凸显了古人崇尚玉石辟邪、御敌的
观念。玉铲、玉璜、玉人头像，内瓮城墙
体上彩绘的几何纹壁画，像一朵朵绽放
在荒原上的花儿，吸引着世人的眼球。

无数块玉石散放在城墙内，普天之
下恐怕只有这里如此。

玉铲，由玉石磨制而成，上窄下宽，
上部有圆孔，用以缚柄，下有弧形刃，精
巧美观。既是农业生产工具，又是一件
艺术品；玉璜，在我国古代与玉琮、玉璧、
玉圭、玉璋、玉琥一起被《周礼》一书并称
为“六器礼天地四方”的玉礼器。六器之
中的玉璜、玉琮、玉璧、玉圭，历史最悠
久。而玉璜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一直
是女性的象征，并仅限于个人饰件体现
其社会地位。

难道，这座城的王者曾经是一个女
人？

友人告诉我，这座古城辉煌过 500
多年，在关中黄土高原中部这块山峁
上足足沉睡了 4000 多年。4000 多年的
斗转星移，当它以古城这个标签被人
们看到时，已经是一座遗址。昔日的
繁华和文明，都渐次湮没在历史的风
尘和滚滚的岁月长河之中。

面对黄沙残瓦，透过玉人头像那无
言的双眸，眼前，似乎浮现出说着各种史
前民族语言的先民。那口煮肉的陶锅里
正冒着热气，一派祥和的景象。

4000 多年前，这里一定水草丰美、
河流湖泊密布、森林茂密，否则，古人不
可能在此居住、生息繁衍，设邑封城，成
就一代王朝。成排的居所、高大的胡杨，
可以想象，当年的古城，是多么繁华、美
丽。

“嗒嗒嗒嗒”，我听到一阵杂乱的脚
步声。顺着脚步声，我看到，一支狩猎归
来的队伍从远处迤逦而来，在城中穿梭
而过。

瞧，被簇拥在中间的那个美丽的少
女，头饰上的彩羽，在金色的阳光下，仿佛
镀上了一层金黄，把她映衬得越发美丽。

她是谁？是这个城市的王？还是王
的女儿？随着她曼妙的身影，我走进了
石峁城。

而这些，早就湮没在今人的臆想和
岁月的过往中。

这一沉寂，就是 4000多年。4000年
的时间，只是沧海桑田中短短的一瞬，可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却又何其漫长？

一个足足 4000多年的长梦，在华夏
大地，又发生过多少次民族的融合与自
然风物的变迁？

几千年来，无数个扎着白羊肚手巾、
穿着羊皮袄的老汉或少年，在这片荒草
遍布的山峁上驻足，他们无论如何也不
会想到，在他们的脚下，竟然是一座跨越
数千年的城邑。他们一定以为这是废弃
的戍边士兵的营寨。在黄土高原这片土
地上，数不清的王旗变换，也许，早就麻
木了百姓疲惫的视觉和神经。

那么，这座古城的真正王者，是黄
帝？是尧舜？抑或是他们的部族？还是
与他们并无关联的部族或王朝？

这时，我听到了一个女孩儿清脆的
笑声，这声音就来自距我身后不远的皇
城台。我看到她赤着双足，在皇城台上
奔跑着、旋转着、欢唱着。在她的上空，
是一只飞向太阳的雕鸟。

女孩儿欢唱的优美旋律和雕鸟发
出的长长叫声，穿越这处苍凉城址，
仿佛就是尘封数千年的史前王朝的
密码。

苍凉古城
叶雪松

时至冬日，北风发飙，疾
马长枪，一拨赛过一拨。

小村似一蜂巢，人们春
末外出，落雪而归。生活得
祥和自然。

可最近老林要去城里过
春节的事儿，却如往蜂巢投
了异物，嗡嗡不息！

老林不老，不到50岁的年
纪，这在城里或许还算是年轻
人，可在小村里，乡亲们偏爱
叫他老林，老林不反驳，倒觉
得这样叫，自己有如秋后成熟
的憨南瓜，红彤彤、沉甸甸香
甜醉人！

老林没出过远门，确切地
说，压根儿就没离开过小山
沟，更何况是去城里过春节！

那时，妻和他说，要不，
咱也出去打打工挣点儿钱
吧！老老小小的花销大，挣
点儿贴补一下。老林不语。
后来说的次数多了，老林反
倒来了劲儿，牛眼睛瞪得溜
圆：“出门儿，你咋办？俺走
了，躺在炕上的爹娘咋办？
担子压在你这一身病的小身
子骨上，俺还不放心呢！”

南山的枫叶红了一茬又

一茬。二老相继走后，孩子
也读完书，在千里之外成了
家。妻说，这下有空了，咱
们出去透透气儿，转转山，
看看水儿，老林田土色的脸
抖了抖，说：“外面有啥好？
城里人还上咱这山窝窝来看
景呢。”

入了冬，热闹了一年的
土地也静了下来。可老林却
没闲着。进门刚抖落完身上
的雪，妻忙端来烫热了的老
酒，忙不迭地问：“葛婶儿的
柴劈好了？王老大的井上水
没？”

“都整好了。”老林说。
“嗯！那就好，要不这大

冷天缺水少柴的也真够呛。
你说这王老大咱时常照看
照看还行，他就一个人。葛
婶儿有儿有女的，咱去的时
间长了，别人会不会说咱图
她啥？”

老林一听，筷子一撂：
“图啥？俺图报恩，就因为小
时候俺娘生的孩子多，俺是
吃她奶水长大的。她到了这
一大把年纪，儿女不在身边，
眼睛又不好，没个人照看哪

行？”
妻端完最后一盘黄灿灿

的炒鸡蛋，解下围裙抖了抖，
眨眨眼：“别人也吃过她奶
水，就你显能！”

“显能咋啦？别人是别
人，咱不做亏心事，怕啥？”老
林说完，抿了一口小酒。

“这鸡蛋香吧？吃完这
回就不吃了，给苗儿留着，刚
生完孩子，咱拿这个给她好
好养养身子骨。对了，苗儿
又来电话一个劲儿地让咱去
她那儿过年！”妻趁老林高兴
时说。

老林的厚唇翕动了几下
没言语，浓眉抖了抖，眼光
越过院里抢吃玉米粒的芦
花鸡，又碰了碰门口那棵老
柳，穿过葛婶儿家摇摇晃晃
的炊烟，一路跑向前方。妻
知道，那心思一准是奔王老
大家去了！

孩子盼年，年慢。可老
林倒觉得这日历正快快地把
日子一片一片地削去！

转瞬过了腊八。这天早
上，妻起得很早，摸摸这个包
儿，看看那个袋儿，老林说：

“城里现在也不缺榛子、蘑菇
啥的了，带这么多干啥？”

妻笑嘻嘻地说：“那可不
一样，咱这是自家出的，给苗
儿吃，心里踏实！”

老林笑了：“你啊！房子
要 是 带 轱 辘 ，你 都 能 给 推
去！”转身去院里，摸索摸索
这儿，捅咕捅咕那儿。妻看
到窗台上罐头瓶子里那一大
束达子香，花骨朵粉笑嫣然，
连忙扯嗓子喊：“她爸，快把
仓房那束达子香拿来，闺女
点着要呢！”

老 林 和 妻 大 包 小 裹 地
拿着东西，去村头站点。寒
风有棱有角，钢一样硬。老
林眼睛又往葛婶儿的烟囱
上溜去，没冒烟，老林心里
一紧。到了站点，连忙告诉
妻：“我去葛婶儿家看一眼，
马上回来。”老林跑回，气喘
吁吁：“葛婶儿掉地上了，脸
都磕破了，这要是身边没个
人冻也冻坏了。”妻心里咯
噔 一 下 。 车 来 了 ，老 林 两
口子慢腾腾地上车。满腹
心事。

到 了 镇 上 ，老 林 对 妻
说：“下车，东西都拿着。”老
林急急地把东西往邮局的
方向扛，刚走两步，又转过
头，高声喊道：“苗儿她娘，买
春联，买春联。别忘了给葛
婶 儿 和 王 老 大 的 也 带 上 。
大过年的不贴春联哪成？”
他又嘟囔一句。

到了邮局，办理完邮寄，
老林掏出手机打给苗儿：“闺
女，家里有事，去不上了，明年
天暖了，家门口的高速也修好
了，你带孩子开车回来吧！”

老林的难心事儿
李远东

微小说

庚子夏末，故乡辽中友人，邀我
蒲河巡礼之行，于是择日驱车，先后
历经三百里长途，从铁岭想儿山下，
见到蒲河源头第一泉，后又循行蒲河
流向辽中之沿岸，直到河流之终点索
大桥东侧，送蒲河汇流涌进滚滚南去
之浑河。

蒲河源头泉眼，其流细细纤纤。
其声也微弱似无，大作时则闻声汩
汩。遣泉出水之大山，似以泉眼涌流
为呼吸，时吐时纳，节律不一。泉水
之休作，喷出之多少，既取决于地下
之蕴有，亦赖山上腐殖之积蓄。消长
有数，万有无异。

蒲河为吾家乡之河，少年时代曾
在岸边耕作，十年九涝，少见收获。
每当河水泛滥，如狂澜既倒，银河塌
陷，水随风走，洪流漫延，风翻浪迭，
云天色变，河谷共振，崩崖裂岸。不
识科学知识时总以为是龙王作祟，今
日一睹源头，考究原委，寻觅物理，更
知是河满则盈，实为势之所必。然而
就蒲河之源头泉水观之，虽一刻亦流
不满一筲，何以有时能掀起汪洋巨
波，造成遍地洪涝？俯察源头附近，
多有微弱泉眼，也被主流所收受，流
经一路，有水皆归而纳之，形成百泉
融汇，推波逐流。细较考之，天下之
大江大河，无不是泉流微起，却广纳
细流，积少为多，蓄弱渐遒，乍如“潜
龙勿用”，继而“见龙在田”，终至泽溉
群生，如乾乾之巨龙作雨飞天。

蒲河从源头开启，全程四百余
里，穿越沈城多地，千回百转，图南而
向西。水流势大逾急，似久别家乡之
游子，远道回归辽中故里。沿途淹留
施惠，灌溉万亩田畴。渔家池塘鱼

跃，农家荷塘香透，风调雨顺，预兆丰
收。喜看稻田连片，随处碧绿青幽。
河水满蓄珍珠秀湖，眷恋难能舍去；
造就鱼鸟之家，乐此繁衍生息，天工
人巧和合，一方厚生之地。蒲河尤爱
海之帆，恋泊城区，流连不去。由此
而形成蒲东蒲西，让当年土围子封闭
之县城，尽显新型市区之大气。蒲河
泽惠辽中，鱼米远近名隆。辽中大
米，蒲河之鲫，四方驰誉，馨香无比。
多赖蒲河相佑，千秋长伴不息，宿水
流波远去，新潮随之而继。如县改为
市区，但见百事吉祥喜汇，更恭迎新
时期之明日，展翅于鹏程万里！

吾本辽中土生土长，早年离开故
乡，半生漂泊在外，但乡心不改，蒲河
总在心中流淌。多少次梦里还家，唯
醒后期望难偿。幸得亲友多相问，前
瞻不憾是夕阳。

诗曰：
吾本辽中在外人，
时光难易故乡亲。
半生漂泊虽游子，
越鸟南巢未息心。
异国繁华唯过眼，
炎黄育就不移魂。
谈经论道书山里，
精业情多笔有神。

一别家乡七十年，
岂能相忘旧家园。
虽无父母为怀念，
却有亲朋总挂牵。
旧梦依稀归路远，
醒时犹忆晩炊烟。
蒲河不易悠悠水，
放眼夕阳山外山。

蒲河赋
王向峰

“鼠”去“牛”将来，寒潮突
降。我在“天涯海角”的三亚过
冬，那椰林也冷得哆嗦，几位东
北“候鸟”聚在一处，总有一番愁
绪萦怀。

大家说起一部电视剧中的
情节：男主角即将去他乡，为了
和朋友们告别，他列了一张冗
长的清单，一一列上离别前要
再做一次的事。他的一位朋友
看罢清单，说了一段话：“你写
下了所有要告别的东西，但其
中许多是美好的回忆，为什么
不是反过来，和不好的回忆告
别呢……告别所有的瘀青和伤
痕，告别所有让你心痛的时刻，
告别那些你只想经历一次的事
情！”

哦，这话真令人燃情！我们
几位“候鸟”皆来自东北，面对即
将来临的佳节，能不想家吗？

尽管在海南三亚怡然避寒，
可是听到一句家乡话，想想北风
烟雪的东北，谁的胸口不是一
热，眼眶不是一潮？

我们几位 50后、60后，说起
故乡，一时畅快一时哽咽，告别
悲伤的事，想想那些美好温暖的
过往，最后竟然都落到想吃一钵
疙瘩汤上。

妈妈的味道，家乡的味道，
就是这疙瘩汤了吧。那漂着黄
灿灿的油花、散发着葱花香味的
疙瘩汤，在“千里冰封，万里雪
飘”的北国，真真堪称特招人稀
罕的美食呢！

记得小时候，妈妈用小瓢

舀 出 半 瓢 精 粉 白 面 ，浇 上 清
清 的 温 水 ，用 筷 子 有 节 奏 地
搅，轻轻地扒拉，再把盆晃一
晃 ，面 就 变 成 了 一 个 一 个 的
面团、面块。一拨拨温润如玉
的 小 疙 瘩 ，就 像 一 串 串 珍 珠
啊，这疙瘩汤不就成了“珍珠
汤”吗？

在 筷 子 与 面 盆 的 碰 撞 声
里，孩子们的眸子亮了，一串葱
白葱黄的花在锅中浅浅的油花
里绽开，一锅清亮亮的水开了，
一颗颗大小不一的“珍珠”下锅
了！再放上青青嫩嫩的小白菜
或绿油油的菠菜叶，味道更鲜
美。家里日子过得不紧巴的，
还要磕一个鸡蛋呢。

该起锅了，当家的女人像
魔术师一样，不知从哪儿变出
来一个小瓶，刚刚启盖，已香气
扑鼻，香油只需滴两滴，最多三
滴，一锅疙瘩汤就真是“珍珠
汤”了！

母亲微笑着看一眼垂涎欲
滴的孩子们，柔声说：慢慢喝，别
烫着！就着袅袅升腾的香气，喝
上一口，就成了被亲情滋润的世
界上最幸福的人！

贫寒时，疙瘩汤只能是生
病时才能享受的。现时不同
了，随时可以喝上一碗疙瘩汤，
大家一起吃，欢快会弥漫整间
屋子，真是老少咸宜，阖家欢
呢！

子夜了，几位“候鸟”谈兴
仍浓，吃点儿夜宵，吃什么？几
乎异口同声：疙瘩汤！

那一钵“珍珠汤”
齐世明

这条村路，曾经的土路
似黑白的老照片
平平仄仄的脚印
就那么尖硬地刻着

低斜的炊烟，沿着山坡
平缓而苍茫。饥饿
被空白的天空压着
像一只蹿上跳下的麻雀

屯东头的老榆树
再没有金色的榆钱了
干枯的叶子
被风一片片摘走
遗落在，荒草丛生的山坡

爸爸搞起了副业
编的柳条筐
卖到很远的集市
披星戴月。妈妈在园子的一角
栽上了辣椒
一串串红色挂满屋檐下

我拿着笔，像麻雀翻飞扑棱
寻找翅膀的力量
翻过山坡
山外的风景摄入笔端
祖国真大，越走越宽
不仅有顶着月色拔节的禾苗
还有比麻雀鲜艳的翅膀

我在凝望中
发出奇思妙想的声音
像宋人的怪鸟
跳跃在褐黄绢绸上
穿越抵达的一帧新画

我带着一支将白纸照亮的笔
带回了
铺满阳光和鸟鸣的庭院
还有父母期待的眼神
栽植成片的柳林
覆盖荒芜的山坡
长出美丽的村庄

父母的身影
踏遍青山绿水
不再提脱落土质
露出筋骨的茅草房

我在日月交织的日子里
一笔一画写下
方方正正的汉字
写下，远方和诗
直到辽阔深邃的苍穹
辉煌的
洒满了正午的阳光

麻雀，扬眉吐气地
叽叽喳喳

邻屋的女孩子，做了母亲
几十年的光景
她家牛羊成群
而我继续低头翻着书
和熟悉起来的文字
写进自己

不再陌生的影子

屯东头的老榆树下
再也没有呼唤
小贤回家吃饭的余音了
所有的疼
都来自拆掉的茅草房

出村，一片荒地转身
站着一排昂首挺胸的白杨
翻动的叶子，像猎猎旗帜
我在它们身边
轻轻地走过

田间小路
像一条弯曲的绳索
打开封锁已久的雨水
这是囤积多少年的疼痛
才能从体内浸透出
雨水般的泪水

一种疼痛
一种空前的疼痛
我站在那里，仿佛是
歪脖子的榆树
无法正视，笔直的前方
和肃穆的碑文上
正楷的父母的名字

我走上山坡的顶端
村庄的结尾
锃亮的红砖瓦房
错落有致。四通八达
村村通的柏油路
两侧的风景树
落满了，麻雀
一只只，如同摘不尽的果子
就那么
扬眉吐气地叽叽喳喳

冬天的庄稼地

纵横的田垄，重叠
牛蹄羊群复杂的图案
秸秆，遗留下来的根部
在牙齿啃食过程中
推动着，缓缓前行

麻雀翘着小脚远远地观望
庄稼地的边沿
沾亲带故的树木
已没有了鸟鸣
吟唱的声音和阳光
落在了，屋檐

冬天的庄稼地
承受刺骨的西北风
惊险而陡峭的雪
肆无忌惮。而此刻
田垄却讲着
凛冽以外的事物

比如，这块斜坡地
已被确定为
农业示范园
漫长寒冷的冬季
会长满，青绿的春天

正午阳光
（外二首）

关英贤

插画 胡文光


